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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歷在目驚心動魄的「六四」 

林彬 
 

  「六四」雖然過去十年了，我作爲「六四」事件的見證人之一，當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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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起來仍然是歷歷在目，驚心動魄。在這裏，我願把我當時看到的和聽到的
比較獨特的情況告訴世人。作爲這一歷史事件史料的補充，使人們對這一重大歷
史事件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個熱點  △ 

   一般人認爲，「六四」時驚心動魄的事件主要發生在天安門廣場，
這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在京的外國記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飯店，
因此他們對天安門廣場及 周圍發生的情況瞭解的比較多，報道的也多。
實際上天安門廣場西邊約三四公里處的木樨地是發生了許多驚天動地

事情的熱點地區，如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第一梯隊 的軍隊是在木樨地

首先向人民群衆開槍的，木樨地是群衆傷亡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中央軍委派要

員乘直升機親臨部隊上空命令部隊向人民群衆開槍是發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隊中

的一支部隊是在木樨地發生嘩變，對抗中央軍委的命令； 在木樨地被燒毀的軍

車最多，軍隊損失最大；軍隊向木樨地的部長樓開槍造成人員傷亡而導致老幹部
們的強烈反響；軍隊從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裝甲車在木樨地不斷向 路邊群衆及建
築開槍造成群衆傷亡，以至在鐵道部值班的鐵路總調度在辦公室被槍擊身亡而震
動中央；軍隊在木樨地導演了一場愚弄群衆的醜劇並編制出第一部群衆 擁護軍
隊「平暴」的電視新聞等等。我當時住在木樨地，親眼目睹了上述發生的一系列
事件。 (Memoir Tiananmen/89) 

 

暴風雨即將來臨  △ 

   部隊在六月三日淩晨採取輕裝突襲天安門廣場的行動失敗後，整個北京籠
罩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三日中午部隊在六部口一帶第一次對群衆施放了催淚瓦
斯。三日 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裏，電視已開始反復播送北京戒嚴指揮部的通告，
禁止群衆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裏。我們都感到軍隊要採取強硬手段解決天
安門廣場的問 題，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64memo.com - 89) 

   吃完晚飯，我懷著十分好奇的心情來到木樨地的復外大街上，
想看看大街上有沒有人，人們是否都呆在家裏。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約八條車道寬的大街上擠滿了人， 到處在議論頭天晚上和當天白天
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把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放在眼裏。許多人對天安
門廣場上的學生的命運非常掂念，擔心會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 事
件那樣，遭到武力鎮壓。有些人開始把間隔汽車道和自行車道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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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墩橫到路中間，有些人把停在路邊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車總站的三二○路汽車和
一一四無軌電車 也推過來橫在路上，以圖阻擋軍車。爲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
上路邊一棟高層住宅，站在十層的窗戶前往下看，整個情景盡收眼底。寬約二三
十米的公路上，視線所 及全是人，看來這些人準備像「五二○」實施戒嚴那天
一樣，用身軀把軍隊擋在城外。更令人吃驚的是路邊堆滿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車，
表明許多人是騎車從其他地區 趕來看熱鬧的，因爲他們知道復興門外的復興路
一帶是軍事機關的集中地，駐滿了來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而復外大街又是由
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門廣場的必經要 道。看著這成千上萬的人（我估計這時約有
百萬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們一定和我一樣，從小從教科書上學到
的是只有國民黨和日本軍隊會向手無寸鐵 的人民開槍，人民解放軍絕不會向人
民開槍，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天真的想法將使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一個震
驚世界的慘案將在他們當中發生。 (64memo.com-89) 

 

軍隊開始強行推進  △ 

   晚六點左右，數架軍用直升機沿著長安街從東向西飛來，
在木樨地低空盤旋了幾圈後向西飛去。我分析上面坐著軍隊的
高級將領，他們在觀察形勢，分析動向，向 中央彙報。直升
機的到來使氣氛頓然緊張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意識到
部隊要行動了。這時，上百輛摩托車從天安門方向開過來，幾
乎每輛車後面都坐著一個 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
們高呼著口號，呼嘯而過。這是一支被稱爲「飛虎隊」的摩托車隊，在當時起到
聯絡和鼓舞士氣的作用。據說是由一批個體戶和幹 部子弟組成的，因爲在當時
只有這些人具有購車能力。「六四」後他們成爲公安部門的重點打擊物件。摩托
車的到來使群衆立刻興奮起來，人們閃開路讓他們通過， 許多人向他們揮手致
意。大約在八點鍾，有人開著摩托車從西過來，大聲喊道「部隊已過了公主墳，
那兒的群衆正在奮力阻擋，快去支援！」許多人騎上自行車向西 趕去，有數百人
將五六輛無軌電車推到木樨地橋上，把橋上的快車道完全堵住，這時木樨地已處
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九點多鍾，我站在高樓上，已能聽到西邊遠處 人群的呐
喊聲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傳來。天已非常暗，雖然路燈亮著，但仍看不清遠
處的情況，只能憑聲音感到部隊已挺進到離木樨地不遠的地方。這時已不斷 有
受傷的群衆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復興醫院。我一看有人受傷，立刻跑下樓去，迎面
碰上一個頭部受傷的小夥子，一面用手捂著淌血的頭跑向復興醫院，一邊大聲地
罵 著：「真他媽地動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軍隊和群衆到底發生了什麽
樣的衝突，我不顧一切向西走去，穿過木樨地橋上的人行道，來到了橋西。 (六

四檔案 - 2004) 

 

血肉長城與軍隊對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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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情景使我震驚，成千上萬的人簇擁在幾十米寬的馬路上，形成了厚
達二三百米的人牆，與距橋還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隊對峙著，你根本無法擠過去。
這人群一 會兒向前湧一下，一會兒向後退一下，迸發出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我
向左拐，插到馬路南側中聯部的北牆邊，沿牆向西穿過人群來到北京鐵路局門口，
站到了已經挺 進到北京鐵路局門口部隊的右側，目睹著部隊向前推進。站在部
隊最前列的是防暴隊，大約有近百人，他們一手持齊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
緩緩向前推進，後面 緊跟著的是坦克，再往後是滿載士兵的卡車、裝甲車。在
場的群衆分成兩部分，圍觀者站在馬路兩邊，雖然他們之中也有人喊口號，但儘
量避免與軍隊衝突；阻擋軍 隊的則站在路當中，與軍隊對峙著，站在最前列的
是學生，其中不少是女學生，他們手挽手組成人牆，與軍隊約有三十米的距離。
看得出來，那天部隊一出動就採取 了由防暴部隊強行開路的方式，與企圖阻擋
軍隊的人們直接發生衝撞，這樣人們再想採取五月二十日戒嚴時那種靠近軍車以
至橫臥在車前用身軀阻擋軍隊的意圖根本 無法實現。但即使這樣，學生們仍然
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們知道軍隊只是執行命令，與軍隊發生衝突只會激化矛盾，
並給當權者提供鎮壓的把柄。他們仍然存在著 幻想，想以和平宣傳的方式去感
化軍隊，影響軍隊，最終阻擋住軍隊。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部隊根本不爲任何
宣傳、呐喊甚至哭泣所動，不顧一切地向前推進著。 後來我聽一個在總政工作
的朋友講，軍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隊的部隊必須在淩晨四點天亮以前佔領廣場並
將廣場清理完畢，因爲北京飯店聚集了大批外國記者，一旦 天亮，天安門廣場
的一切情景都會被拍攝下來。 (64 檔案-89) 

 

   這時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隊衝撞所激怒的群衆中，有人從學生背後扔石頭向
部隊還擊，但在鋼盔和盾牌的保護下，防暴部隊根本受不到任何傷害。但當防暴
部隊揀起 石頭回擊時，情況就不一樣了，人牆後面黑壓壓的全是人，後面的人
根本看不見前面發生的情況，因此石頭扔過來時，十有八九落在後面的人身上，
這就是爲什麽不 時有人頭部被砸傷的原因。學生們想制止這種暴力行動，他們
向後面的群衆大聲地喊著什麽，但無濟於事，混亂的局面使他們顯得那麽單薄無
力，他們無法阻擋住軍 隊的前進，也無法制止某些人扔石頭，他們夾在暴力之
中，像怒海波濤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學生們的勇敢精神和冷靜的頭腦，同時爲
他們所處的無奈困境而難過，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層住宅樓上。 
(Memoir Tiananmen-2004) 

 

人群與坦克較力  △ 

大約在晚十點左右，部隊推進到木樨地橋西頭，但被橫在橋中的車輛擋住。
部分學生和群衆已通過橋上的人行道撤到橋東頭，和木樨地的群衆匯合起來。雙
方被二 三層車輛隔開，形成了一種僵峙局面。這時防暴部隊失 h 了作用，他們
不敢在沒有坦克、軍車跟進的情況下通過橋上的人行道繼續前進。過了一會兒，
防暴部隊退到 坦克後面，一輛坦克開足了馬力向橋中的車輛撞去，企圖撞開車
輛。數千人在幾個站在高處的年青人的指揮下，在坦克即將撞到車輛的刹那，喊
著「一、二、三」的 號子也同時潮水般地沖向車輛。由車輛組成的車牆在雙方
巨大力量的合擊下，發出轟然的巨響，但仍然仡立在橋中，坦克的撞擊被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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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發出了勝利的歡呼 聲。接著是雙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復較量，每一次都是以
坦克的巨大馬達聲開始，以雙方同時湧向車牆的壯觀景象而達到高潮，最後在坦
克的後退和人們勝利的歡呼聲 中結束。這不僅是人民群衆用身軀同現代重型武
器的力量較量，也是人們對當局採取軍事手段對付學生而産生不滿的一種發泄。
我被這壯觀的景象所激動，深刻體會 到什麽是人民的力量。部隊在多次撞擊失
敗後，開始向群衆發射催淚瓦斯彈。炸彈越過車牆落在人群中爆炸，隨著催淚煙
霧的彌漫，人們全都躲開了，這時坦克乘機 開足馬力向車牆撞去，一聲巨響，
兩輛無軌電車被撞得傾斜，車牆中間出現了一個約兩米寬的口子。當坦克車往後
退並準備再一次向前撞擊時，上千學生和群衆沖了 過去，硬是把傾斜的車輛又
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並用身軀頂住車輛，擋住了坦克的再一次衝擊。於是雙
方的較量進入更緊張、更激烈的階段，上千人隨著催淚彈 的爆炸而散開，又隨
著煙霧的消失而彙聚，與坦克進行著搏鬥，這驚心動魄的場面是在任何電影中見
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鬥爭史上所罕見的。 (64memo 反貪倡廉-89) 

 

軍隊悍然開槍  △ 

   突然坦克發動機的馬達聲停了，這種突如其來的寂靜還沒使人反應過來，
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夜空。這時只見橋頭的群衆四散奔逃，僅僅十幾秒鐘，橋頭及
附近的馬 路上已經看不見人了，人們全都躲進了公路兩邊的樹叢中和建築物後。
近百名頭帶鋼盔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從橋上人行道上走了過來，在橋頭散開形成一
個半圓形，並 不時地向前方盲目地射擊著。接著上來兩輛坦克，一字排開，同
時撞擊車牆，大約撞了三五下，就將車輛完全撞開，爲部隊前進打開了通道。也
就在這時，橋上的無 軌電車不知什麽原因著起火來，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橋邊
上，對過橋的部隊構不成威脅。這時大約是晚上十點四十分。 (六四檔案/89) 

 

   這支由三十八軍爲主組成的西路第一梯隊開始過橋，殺氣騰騰地向城區推
進。走在前面的是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他們邊走邊向前方及兩側開槍，爲部隊前
進掃除障 礙。緊隨其後的是由坦克、滿載士兵的裝甲車和卡車組成的浩浩蕩蕩
的大軍，車隊兩傍每隔幾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衝鋒槍的步行士兵護行著，他們
也不時地向兩邊 開著槍。每輛裝甲車、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
衝鋒槍或機關槍不停地左顧右盼，偶爾地向可疑目標射擊。槍聲就像除夕之夜的
鞭炮聲那樣密集，響徹 天空。這時沒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擋軍車，也許路
邊的群衆已經有人中了槍彈，知道部隊開了殺戒，他們只是躲在路邊暗處高喊著
「法西斯！法西斯！」但我們 這些在觀望的人還蒙在鼓裏，認爲部隊是在打橡皮
子彈或一種沒有彈頭的演習彈（我在部隊當兵時士兵們稱之爲空爆殼）來嚇唬群
衆。這時有子彈打在路邊的石階 上，蹦出了火花，兩個年青人爲此發生了爭論，
一個說：「是橡皮子彈！」另一個反駁道：「橡皮子彈打在地上怎麽會有火花，是
真子彈！」我當時還插話說：「我 認爲不會是真子彈，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他
們沒必要真開槍，他們只需要打打演習彈嚇唬嚇唬就行了。」正因爲在樓上觀望
的人太多和我一樣想法，不相信部隊會 開真槍，因此並沒因爲槍聲大作而躲進
屋裏，特別是部長樓朝北的幾十個公用大陽臺，密密麻麻地站著幾百人，因都穿
著淺色上衣，在背後室內燈光的襯托下顯得格 外注目。 (六四檔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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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樓遭殃  △ 

   槍聲越密集，樓下成千上萬的群衆反映越強烈，「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此伏
彼起。那兒有口號，士兵就向那兒射擊。有幾個士兵甚至離開公路向復興醫院前
的一群 喊口號的年青人追了過去，邊追邊開槍，一直追到醫院裏，場面十分恐
怖。突然，在我們所在的樓上有人高呼口號，只見士兵們立刻擡起槍口，向樓上
掃射過來，首 先是無軌電車用的電纜被打斷，閃出火花，接著子彈打在頭上的
水泥牆上，爆出火花並掉下水泥塊，這時我們才大夢初醒，知道部隊動了真槍，
嚇得全都蹲了下來。 當我再一次擡起身子向外看時，一個更爲恐怖的場面出現
在我眼前，士兵們正向部長樓掃射，陽臺上數百人驚恐萬狀地跑回屋內，各家的
燈就像聽到了空襲警報似 的，一下子全關上了。整個木樨地陷入極度恐懼之中。
據後來住在二十二號樓的朋友講，住二十二、二十四號部長樓的數百老幹部對部
隊向部長樓開槍十分不滿，住 在這裏的部分人大常委還對被槍擊的情況作了調
查統計，僅二十二號樓就有二十八戶家裏的窗戶被子彈打破。有些人把打進屋裏
的子彈頭作爲證據交給了人大常委。 (六四檔案´89) 

 

軍人燒車，製造「暴亂」假像  △ 

   部隊的任務是向天安門進軍，有人喊口號並不影響部隊的推進，更不存在
威脅戰士生命的問題，爲什麽要開槍？何況喊口號的人躲在暗處人群中，盲目向
居民樓的 方向開槍，將會有多少無辜受到傷害，會造成多麽嚴重的後果，這一
切似乎沒有人考慮。北京的群衆只是從電視裏看到在國外有的國家如以色列向投
石頭的巴勒斯坦 人民開槍，就已經十分殘酷了，但還沒看到向喊口號的群衆開
槍的國家，更沒想到發生在中國。當時我的感覺是士兵們似乎得到某種命令，凡
是沒按戒嚴指揮部要求 呆在家裏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裏被打死，
最多也是個誤傷致死，部隊不承擔任何責任。大約在十二點左右，部隊已通過了
一半，一輛軍用吉普車突然 在二十五號樓和部長樓即二十二號之間停下，跳下
三個幹部，躲在車的一側，不知什麽原因，向二十五號樓瘋狂射擊。據我所知坐
這種車的人至少是營團級幹部，難 道他們也不懂得這種向居民樓開槍的嚴重後
果嗎！一些戰士不但開槍，而且還燒車。一輛曾被當作路障的三二○路的公共汽
車被坦克撞壞後停在二十號樓前路邊上， 當部隊快要過完時，幾個步行經過該
車的戰士順手將車點燃，以圖造成發生暴亂的證據。事後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號
樓並親眼目睹戰士燒車的軍隊幹部在和我談起此 事時還非常氣憤地說：「太不像
話了，這不是在搞國會縱火案嗎！」 (64memo 中華富強 / 2004) 

 

大軍過後，平民死傷枕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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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淩晨一點多鍾，浩浩蕩蕩的部隊全部通過了木樨地，密集的槍聲轉
移到東邊市區。到這時爲止我仍然不知道樓下群衆中有多大傷亡，因爲在馬路上
看不到一 具屍體，而群衆躲在路邊綠化區的樹叢裏，那兒沒有燈光，從樓上什
麽也看不到。但當部隊通過後人們又湧到公路上時，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約
有上千人擡著屍 體、扶著傷員從四面八方奔向復興醫院，這些傷亡者有的是用
平板三輪車拉著，有的是幾個人擡著，有的是用自行車馱著，有的是靠人扶著。
這些在木樨地傷亡的群 衆沒有一個是阻擋軍隊時被擊中的，也沒有一個是像鄧
小平講的是在戰士生命遭到危害時不得已被迫還擊造成的，他們都是躲在路邊的
無辜受害者。看到這種情景， 我跑下樓奔向復興醫院，想進去看看，但到了醫
院門口我卻望而止步，到處是傷員，到處是血，到處是被憤怒、恐懼扭曲的面孔，
到處是喊聲、哭聲和傷員痛苦的叫 聲。這情景讓我渾身發抖，心裏充滿悲憤。
我實在看不下去，轉身往回走，這時幾個護送傷員的中年人從醫院出來，對我講，
醫院裏全是傷員和屍體，急診室裏的血 能沒腳脖子，那情景太慘了，你沒進去
看也好。 (64memo.com / 89) 

 

白衣天使震怒  △ 

   回到公路上，那兒又是另一番情景：許多人在揀子彈殼，其中有些是孩子。
也許他們覺得很好奇，想帶回去作個紀念。還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邊的汽車、
水泥 墩子又推到馬路中間，再度築起路障。不過這時人少多了，也許許多人被
這屠殺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動；也許有些人在目睹了這一切後身心都
十分疲勞， 回家休息了，但留下來的顯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
復興醫院的女醫務人員最爲突出，她因被醫院裏的慘像所激怒，身著醫院的白工
作服跑到馬路上， 指揮著數十人把那輛被軍隊燒壞的汽車又推到路中央。大概
是輪胎燒壞的原因，車很難推動，她大聲喊著：「一、二、三，一、二、三」，聲
音響徹夜空。 (64 檔案-2004) 

 

   我感到十分疲勞，心裏也亂到極點，一夜之間人民軍隊在我心中的美好形
象全打碎了，對共產黨也失望到極點。我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裏，才知家裏的
人一直爲 我提心吊膽，看到我回來，才放下心來。木樨地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都
知道了，大家想說什麽，可什麽也說不出來。這一夜我始終無法入睡，除了開槍、
死人的情景不 斷在腦海中浮現外，就是擔心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命運。 
(64memo.com-89) 

 

共產党讓北京人嘗嘗子彈滋味  △ 

   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拿著照相機想到復興醫院拍幾張相片，經過二十二號
樓和二十四號樓之間時，看到有人正在介紹昨夜部長樓裏有人被打死的情況。原
來昨夜部 隊向部長樓開槍時，有兩個人在樓上被打死，多人被打傷。死者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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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住在二十四號樓八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複的女婿，他當時去廚房
喝水，把燈打 開，背對窗戶倒水時被子彈擊中頭部身亡。關山複作爲司法部門
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十分有經驗，他在確定女婿身亡後，並沒把屍體立即送往醫
院，而是保護好現 場，並通知了有關部門，以證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殺。後來
聽說，他第一個是給當時和他住同一樓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家打電話，但家中
無人接電話，原來李錫銘 事先知道部隊要開槍後，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
一個死者是住在二十二號樓十三層的中聯部八十多歲的老副部長李初梨的保姆，
當時李老想看看部隊怎樣挺進北 京城，讓在他家照顧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歲
保姆陪他到陽臺上去，李老坐著，保姆站在他身邊，被子彈擊中腹部流血過多身
亡。有人還講，在部長樓對面路北的一 排居民樓裏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婦女
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司機的夫人，在家中剛洗完澡從衛生間裏出來，被從窗戶外打
進的子彈擊中。有一個人插話說，北京人一輩 子也沒見過這種場面，日本人進
北京時只是在蘆溝橋打了一仗，城裏人沒聽見槍聲；四九年北京又是和平解放，
北京人也沒見過開槍。這一下可好，共產黨讓北京的 老百姓長了見識，你們到
復興醫院看看，停屍間的屍體都擺滿了，許多屍體不得不擺在外面的自行車棚裏。
聽到這種情況，我立即向醫院走去。 (64memo.com-89) 

 

醫生護士一邊搶救一邊哭  △ 

   醫院門口貼著兩個通告，一個顯然是昨天晚上搶救傷員時貼上的，大
意是凡是腦部受傷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沒有腦外科大夫，請將傷員送到附近的
鐵路醫院或海 軍總醫院。另一個則像是早上貼出來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
別，因醫院無處停放屍體，天氣又熱，屍體無法保存，醫院將在幾天後將屍體送
去火化，希望家屬單 位儘快來認領。在死者名單上，許多人只有性別，沒有姓
名，看出來這些人送來時已經死亡，而送他們來的人又不認識他們。我數了數，
名單上一共有四十三個死 者，其中女性約占四分之一。一個年青人看我有照相
機，知道我想拍照，告訴我醫院不讓進，因爲上級有令，任何人不得進入醫院採
訪，但自行車棚因在醫院外，醫 院管不了，那兒有許多屍體。我來到自行車棚
前，門口有人守著，只讓認屍體的人進，但可以從門外看到裏面的情景。地上擺
著十幾具屍體，全用白布單罩著，有幾 個尋找失蹤親人的人正在查看屍體。一
個醫生看見我在照相，走了過來，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瞭解我是幹什麽的。她
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 我談談。她詳細講了頭天晚上搶
救的情景。她說，醫院並不知道部隊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因此和往常一樣，各科
只有一個醫生值班，整個醫院沒有多少醫生護士。當 傷員像潮水般地被送進來
時，醫院完全束手無策。一夜之間有三百八十多個重傷員被送了進來，比當時的
醫生護士多十幾倍，所有的手術臺包括産房的接生台都用來 搶救傷員，所有的
手術包全用完，沒有辦法，只能簡單地消消毒再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血漿，醫
院的血漿全部用完，給血庫打電話要血漿，血庫的回答是送血漿的 車過不來，
到處是部隊，見到在路上跑的車就開槍。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是一邊搶救一邊哭，
當他們看到許多年青人送來時還是活著，僅僅因爲沒有血漿而最後死在手 術臺
上時，他們的心都碎了。她講她從醫這麽多年，從來沒見到這麽慘的情景，整個
晚上，眼淚都哭乾了。據她所知，送到復興醫院的傷員只是從木樨地橋以東到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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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路這大約一公里範圍裏的傷軚 A木樨地橋以西的被送到鐵路醫院，禮士路以東
復興門立交橋一帶的傷員被送到兒童醫院，再往東的送到郵電醫院，天安門一帶
的送 往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北大醫院，全市有四十多所醫院被送進傷亡者。 
(64memo 反貪倡廉/2004) 

 

天安門廣場傷亡真相  △ 

   後來我又接觸到其他醫院的醫務工作者，瞭解到更多的情況。兒童醫院的
一位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我說，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隊開槍時她還出來看
了看，當 時部隊正從復興門立交橋上通過，群衆都躲到立交橋下的西二環路上。
部隊一邊向東推進，一邊從立交橋上向二環路上的群衆開槍，醫院很快就被送來
的傷員塞滿 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臺尺寸都
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
行登記，以便以後 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十二點時，電臺播出了
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
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 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兒童醫院
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
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 達二十多人。 (64memo.com - 2004) 

 

   北大醫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醫生對我說，部隊開槍後在天安門廣場上搶救
傷員的急救車和醫務人員最多的是北大醫院和協和醫院的，一是從學生絕食時起
他們就在 天安門廣場設立了醫療站，一直沒撤；二是這兩個醫院離天安門廣場
較近。開始搶救時，急救車連傷員帶屍體一起運走，後來因爲傷員太多，便決定
凡是已經死亡 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車。她講天安門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上
旗杆一帶和歷史博物館前都有他們無法帶走的屍體。講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只
能騙當時不在場的中 國老百姓和外國人。後來部隊陸續到達，將天安門廣場封
鎖起來，將急救車攔住，不許將傷員送出。當時氣氛十分緊張，醫生們向部隊反
覆宣傳、交涉，作爲紅十字 組織的人員，他們有責任搶救任何傷員。而戰士卻
說這些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甚至企圖向插著紅十字旗的急救車開槍。
眼看就要發生血案，一位元隨軍 女醫生跑來，厲聲制止住戰士，她高喊著：「不
能向紅十字人員開槍！就是在戰場上紅十字人員搶救敵人傷員，也不准開槍。你
們可以檢查車，只要裏面是傷員，就 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救了他們。這位
老醫生講，她從醫這麽多年，從來沒想到救死扶傷的醫務人員在執行任務時會遇
到這種待遇。有些軍人素質太差，連起碼 的常識都不懂。四點前退縮到烈士碑
周圍的學生全都撤走了，而卻有二三十個醫務人員及急救車裏的一些傷員被扣在
天安門廣場，也許他們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 上面不想讓人民知道的情況。
他們一度被集中在歷史博物館前，直到七點才被允許離開。她還告訴我，據她後
來從有關人士那兒瞭解到，在所有參加搶救的醫院中， 協和醫院的屍體最多，
達一百多具，主要都是從天安門廣場到王府井這不到一公里範圍裏被打死的。 
(Memoir Tiananmen-89) 

 

   我又從其他方面得知，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地區盲目開槍，除了造成圍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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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衆大量傷亡外，還使一些夾在人群中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安全部門和部隊的
便衣人員 被誤傷至死，引起有關方面的強烈反應。這在陳希同後來的一次講話
中得到證實，他對因執行任務而被誤傷至死的人員表示哀悼，並對其家屬表示慰
問。 

 

兇手埋屍滅迹  △ 

   另一位元朋友告訴我的情況不但說明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而且埋
屍滅證。他說部隊控制天安門廣場後，首先是處理屍體。他們擔心屍體如送往醫
院或火葬 場，外界盛傳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將得到證實，於是決定就地埋葬。
這個鮮爲人知的情況使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他認識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大紅
人丁關根的小姨 子，其兒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個高中生，六月四日淩晨聽到
部隊開槍後跑到天安門廣場，結果再也沒回來。以後幾天家長、親屬跑遍了全市
參與搶救的四十多所醫 院，檢查了所有的屍體、傷員，都沒發現其兒子的蹤迹，
於是向北京公安局報了失蹤案。因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北京市十分重視。十幾
天後公安局通知家長到一所 醫院認屍，這才找到了失蹤的兒子。原來屍體是從
天安門廣場西側人大會堂對面的二十八中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鄧小平六月九
日對參與北京平暴的軍隊師以上幹 部講話後，北京的混亂局面得到了控制，二
十八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又能回到位於天安門區域的學校上課。不久學生們發現
學校門前的花壇裏散發出一股臭味，往下 一挖發現了許多屍體，學校立即向公
安局報了案。公安局發現屍體中有一具穿著軍褲，首先懷疑是失蹤的軍人，將這
具屍體送到某醫院停屍間並通知戒嚴指揮部讓各 部隊來認領，結果不是軍人。
這時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軍褲失蹤的，便通知其父母來認屍。我的朋友
講正因爲諸多特殊因素，這個埋屍事件才被外人所知， 如果該屍體不是穿軍褲，
或不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公安局早就把這具屍體與其他被挖出來的屍體一齊秘
密火化了。至於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到底私下處理了多少 屍體，也許只能在
「六四」平反後才能真相大白。 (64memo 祖國萬歲-1989) 

 

二十八軍抗命嘩變  △ 

   六月四日淩晨七點左右，西路第二梯隊的二十八軍風塵僕僕地來到木樨地
橋，又被群衆重新設立的路障擋住了。雖然三十八軍推進時打死打傷那麽多人，
但還是有 許多不怕死的學生、群衆將後到的二十八軍圍住，向他們痛訴「二十
七軍」（當時國內外都把三十八軍當成二十七軍）的暴行。二十八軍的戰士幹部
都不相信群衆描 述的情景，他們講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衆開槍。於是一些年輕
人跑到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軍不相信軍隊會向群衆開
槍。」這時我正在復興 醫院和那位醫生交談著，看見這些年輕人很快從醫院裏拿
出血衣給二十八軍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二十八軍，導致軍心混亂，許
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 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槍扔到河裏。靠近木樨地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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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約十
點左右，有人開始燒軍車，軍人們 不但不制止，有人還告訴燒車者如何才能將
裝甲車點燃，一時火光熊熊，濃煙沖天，約有七十四輛軍車其中包括三十一輛裝
甲車、兩輛通訊車全部燒毀。中午十二點 半左右，一架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二十
八軍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復傳達軍委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
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 命令。一時間整個木樨地地區再
度緊張起來。但二十八軍始終沒有執行軍委的命令，相反，有一個戰士開著裝甲
車，用高射機槍向直升機掃射，將直升機打跑。部隊 不執行命令反而向軍委的
飛機開槍，這意味著部隊實際上發生了嘩變。我立即跑回家對家裏人講，看來中
央對部分軍隊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隊之間還要打起來。到了 下午五點，二十八
軍不但沒往前推進一步，反爾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軍事博物館）。後來
聽在軍隊工作的一位朋友講，二十八軍的團以上的幹部全部被逮 捕，關在軍隊
監獄裏，包括一些軍師級幹部不但帶上了手銬，而且帶著腳鐐。除了二十八軍外，
還有一些部隊包括一些屬於第一梯隊的部隊也有抗命的，如從北邊方 向來的一
支部隊在頤和園後的青龍橋被當地的群衆攔住，部隊也是沒有執行開槍的命令即
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邊傳來了隆隆炮聲，我們全都跑到南邊的陽 臺
上，什麽也看不見，但炮聲是確實的。後來傳來各種消息，講在南宛機場有兩支
部隊打起來了，但無法得到證實。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老百姓，個個人心惶惶，
不 知還要發生什麽事情。 (64memo.com-2004) 

 

「六四」之後繼續瘋狂濫殺無辜  △ 

   由於部分部隊沒有執行軍委向圍堵的群衆開槍的命令，未能接應上已進入
天安門廣場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先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待命，等三十
八軍佔領 天安門廣場後出來參與清場〕等部隊，使在天安門廣場的部隊一度成
爲失去後援的孤軍，缺水少糧，並使一些部隊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六月五
日、六日兩天， 佔據天安門廣場的部隊每天派坦克、裝甲車隊從東向西進行示
威，經過木樨地一直開到軍事博物館，邊行進邊向兩邊開槍。當時傳來的消息是
坦克主要是向駐守在軍 事博物館的抗命的二十八軍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卻倒
了黴，部隊的盲目開槍不斷造成群衆新的傷亡。六日那天我正在復興醫院門口，
親眼目睹坦克車上的一個軍人 向一名嚇得從路邊往對面二十三號樓跑的十三歲
的男孩開槍並將他擊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軍人打手勢，請求軍人允許他們過去
救這個孩子，但遭到軍人的拒絕。面 對著槍口和殺紅了眼的士兵，無人敢往前
走一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掙扎。直到坦克完全過去後，
人們才跑了過去，抱起這個孩子向醫院奔 來。同時住在部長樓的一位中年人抱
著在屋裏被打傷的女兒也向醫院跑來，許多關心這兩個孩子命運的人也跟著跑了
過來。看到天真可愛的孩子被軍隊無辜射殺，我 極爲憤怒，「六四」都過去兩天
了，部隊還隨便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到了極點，難道這就是人民的軍隊？正
好有兩個外國記者帶著攝影機在木樨地一帶採訪，也 隨著人群來到了醫院，在
門口被醫院工作人員擋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規定，不准記者到醫院採訪。這時
門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們把無法向軍隊發泄的憤怒全發泄 到這幾個醫院工作
人員頭上，一邊高呼著：「讓記者進去！讓記者進去！」一邊從後面推著這兩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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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記者硬是擠了進去。看到這種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 國人民什麽時
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面對濫殺無辜的軍隊，人們憤怒而又無奈，只能把
希望寄託在這些外國記者身上，希望他們能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展現在全 世界面
前，讓世界輿論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儘快結束這場屠殺。 (64memo 中華富強-2004) 

 

殺害鐵路總調度，殺害外國人  △ 

   這支坦克部隊過了木樨地橋後，繼續向路兩邊的建築物開槍，結果闖
了大禍，將在木樨地鐵道部辦公室堅持上班的鐵道部總調度打死，震動了中央高
層。當時北京 的情況是部隊進城後，因爲人們的安全無保證，所有的公共汽車
和計程車基本上停駛，大部分單位都不上班，只有鐵道部的職工堅持上班。中國
的鐵路是中央直管系 統，鐵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國鐵道將陷於癱瘓，因此國務
院下了命令，鐵道部必須上班。鐵道部的職工在公共交通不通，部隊隨意開槍的
情況下上班本來就有一定危 險，但沒想到在辦公室裏上班還有殺身大禍，激起
全體職工強烈不滿。鐵道部長李森茂當即給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打了電話，質問：
今天都幾號了，部隊還隨意開槍！ 羅幹立即與楊尚昆通了電話，通報了部隊隨
意開槍打死人的情況，使軍委不得不作出決定，將佔領天安門廣場有功但殺人殺
得眼紅的部隊調出廣場，換上其他部隊， 以使北京的局勢儘快穩定下來。但這
支部隊並不就此罷休，七日早上從天安門廣場撤出途中，又在建國門向外交公寓
隨便開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七」事件，一 時造成駐京外國人大逃亡。 (六

四檔案´89) 

欺騙群衆，編導「擁軍」鏡頭  △ 

   部隊進城三天了，與北京市民一直處於對抗狀態，電視新聞裏也沒有任何
群衆擁護、歡迎的鏡頭，而這時全國許多城市暴發了反對軍隊開槍、聲援北京學
生的遊 行，國際上的反應更爲強烈。爲了扭轉這個局面，欺騙輿論，部隊選中
群衆因傷亡大而極爲不滿並在國內國際有影響的木樨地地區，導演了一場愚弄群
衆的醜劇。六 日下午，當木樨地的群衆正在爲上午部隊濫殺無辜而極爲憤怒時，
從西邊開過來許多軍車、坦克，停在木樨地橋西，其中兩輛坦克車和一輛軍用汽
車駛過木樨地橋， 幾個軍人走下來，向懷有戒心的路邊群衆宣傳，他們是「三
十八軍」的，現在來清理路障，把被燒壞的二十八軍的車輛拖到軍事博物館，晚
上準備打進天安門廣場， 解決「二十七軍」的問題。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爲從六
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的部隊，外電也是這麽報
道的，因此對二十七軍恨極了， 而三十八軍軍長抗命的消息也傳遍了北京城，
人們對三十八軍充滿好感。現在一聽說「三十八軍要來對付二十七軍」，無不歡
欣鼓舞，人們立即把軍人圍住，同他們 熱烈擁抱、握手。我當時也帶著孩子跑
了過去，同這些軍人握手。有的老人向軍人痛訴「二十七軍」的暴行，要求「三
十八軍」一定爲死難者報仇。一位住在二十四 號部長樓的年青人將一盤錄影帶
交給一位軍人，告訴軍人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錄下的「二十七軍」在木樨地開槍
的錄影，作爲「二十七軍」的罪證。一些年青人還爬 上坦克，揮手熱烈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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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了，人們從來沒見到這麽可親的軍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許多人主動幫助
部隊將路障清除掉，爲部隊進城創造條件，那種熱烈的場面 真是叫人感動。這
時一位站在後面軍車上的手持攝像的軍人將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拍了下來。這天
夜裏，幾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區的人都十分興奮，大家都在等待「三 十八軍」挺
進天安門時刻的到來。但一夜靜靜地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到了早上七點左右，
有部隊從天安門方向撤了出來，但沒見有部隊從西邊進去。一直到晚上 七點電
視新聞裏播出木樨地的群衆熱烈歡迎軍隊進城平暴的新聞後，我們才知道上了
當。有的人一邊看新聞一邊罵：「爲了騙取群衆的擁護，不惜編造出三十八軍要 打
二十七軍的謊言，沒想到政府、軍隊都已墮落到這個地步！」這是北京的第一條
擁軍新聞，又是發生在木樨地，在當時確實影響很大。 (64memo 反貪倡廉/89) 

 

大屠殺後的大搜捕  △ 

   部隊控制北京後，立即開始全市大搜捕。當時抓人主要是三個渠道，一是
靠舉報，戒嚴指揮部設了專門的舉報電話。那時抓人根本不經過司法部門，也不
按司法程 式辦，凡是被舉報的，部隊也不作調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來先打
一頓，有的被活活打死。在這種情況下，抓人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況。有人爲了報
私仇，編造假話 將仇人舉報，結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來。我姐姐的一個鄰居，
是位婦女，「六四」期間根本沒上街，不知得罪了誰，被人舉報了，被部隊抓去
打得面目全非，後因 證據不足放了出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工廠一個
車間主任是個鐵杆擁軍派，主張對學生採取強硬手段，對車間裏參加支援學生的
遊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經常 訓斥他們，而且扣發他們的獎金並威脅他們說要向
部隊舉報他們。這幾個年青人決定先下手爲強，打電話將這個車間主任先舉報了，
部隊立即將他抓走了。廠領導得 知後十分吃驚，立即到部隊去講情，說他是全
廠表現最好的幹部，絕不可能上街向軍隊扔石頭。但已經晚了，這個幹部被部隊
打成嚴重內傷，回家後在家休養了很長 時間沒有上班，情緒極爲低落，對部隊
由擁護變爲反感。 (64memo 中華富強 - 1989) 

 

偉大的良心──醫院裏反搜捕的鬥爭  △ 

   部隊抓人的另一個渠道是到各醫院去抓傷員，他們認爲凡是受槍傷的，那
天一定在街上阻擋軍隊，都列爲暴徒。但各醫院不這麽看，他們認爲受傷的都是
無辜者， 於是許多醫院都千方百計地保護傷員，一場驚心動魄的搜捕與反搜捕
在各醫院展開。我的一位朋友是郵電醫院的醫生，她生動地向我描述了醫院保護
傷員的情景。他 們醫院住有二十多個重傷員，當部隊拿著戒嚴指揮部的命令來
搜查時，醫院一方面派人把他們堵在門口，同他們周旋，講醫院只能根據市政府
的命令行事，請部隊與 市政府聯繫；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將傷員儘快轉移
走。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但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病房裏的非傷員病人，大家
齊心協力，扶的扶，背的背， 將傷員從病房樓後窗運出，送出後門，沒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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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部隊告發。當部隊通過電話與市政府聯繫上並讓市政府辦公室通知醫院讓部
隊進去搜查時，傷員已經全部轉移 完，使部隊撲了個空。我的朋友告訴我，每
當她和其他堅持的同行們聊起此事時，大家都覺得特別痛快。但被送進部隊醫院
搶救的傷員命運就不太好了，許多人被抓 走了。部隊抓人的再一個渠道是把所
有的沖洗膠捲的店鋪、攤位控制住，因爲當時照像的人很多，膠捲裏的有關鏡頭
成了部隊抓人的依據。凡是膠捲中有有關「六 四」鏡頭的，一律沒收，來取膠
捲的人則被帶走審查。在木樨地一個沖洗膠捲的商店門前，我親眼目睹兩個來取
膠捲的年青人被部隊帶走。 (64 檔案 - 2004) 

 

孩子心靈的創傷  △ 

   部隊的血腥暴行在孩子們的心靈上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的孩子當時只
有十一歲，上小學五年級，她當時和我們一起目睹了解放軍射殺無辜的情況。六
月六日， 她堅持要去上學，我把她送到學校，但不久就回來了。她說學校停課，
老師叮囑他們一定要遠離當兵的，說早上教師上班來學校時，親眼目睹幾個中學
生騎車經過持 槍的士兵身旁，因高呼「人民的軍隊不能對人民開槍」而遭到槍
殺。在戒嚴撤銷前每天晚飯後我們在外散步時，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邏過來，她馬
上拉我躲得遠遠的， 對解放軍充滿恐懼。那時我們散步時我經常數公寓樓牆上
的彈孔，每當這時，她就悄悄對我講，別數了，小心有人舉報你，把你抓起來。
她幼小的心靈始終籠罩在恐 怖中。她到美國後，還曾做過惡夢，一個解放軍持
槍追她，當她跑到木樨地機械部汽車工業局門前時，士兵開了槍，打中了她的後
腳跟，使她從夢中驚醒。 (64memo 反貪倡廉/89) 

 

到底是誰下令開槍？  △ 

   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衆的心上蒙上了陰影，也成爲進京執行任務的所有
部隊的精神負擔。「六四」以後，被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層，無人願承擔開
槍的責 任。軍內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爲什麽部隊
會開槍時，楊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
然。對開槍持 保留態度的張震曾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的回答
是他只是執行命令。張震爲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楊氏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
給了鄧，據講這也是 鄧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幹子弟中
盛傳的消息還有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
下令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 願沾這個「歷史功績」的光。 (64 檔案/89) 

 

軍隊背上的沈重包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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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不願承擔責任，並派人到部隊調查瞭解開槍的情況，使執行任務的部
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批無辜群衆的傷亡及國內外的強烈反響使軍隊視開槍爲
恥辱，紛 紛像避「瘟疫」一樣回避開槍問題。「六四」後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
門曾組織群衆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
個部隊，在與 慰問的群衆交談時，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衆開槍。「六四」時
受到國內外一致譴責的二十七軍，實際上是替三十八軍背了黑鍋。二十七軍回到
駐地石家莊後，受 到當地群衆極大的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凡在地方工作的，
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
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 他們。這種壓力使二十七軍的全體將士無法忍受，他們
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 (64memo 中華富強 / 89) 

 

下邊互相推諉，上邊不敢負責  △ 

   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二十七軍不得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
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二十七軍這次去北京
執行任 務，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省委、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
群衆的工作，才使二十七軍的逆境得到改進。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不光是在首
都不得人心， 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時，
在省機關工作的朋友講到這件事時，很爲石家莊及河北的群衆而自豪。二十七軍
的做法使也駐守在 河北省的三十八軍被將了一軍，三十八軍若不公開表態，等
於承認自己開了槍。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二十七軍既然是到
首都平息暴亂，爲什麽視 開槍爲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麽事實。這種不請示軍
委擅自給地方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
致。三十八軍這一狀實際上是要 求軍委對開槍的問題表態。但沒想到軍委的表
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
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覆， 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
那麽開槍打死無辜群衆最多並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八軍，是否敢承
認自己開槍並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呢，答案 是否定的。我的一個朋友事後去看
望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三十八軍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時，張的情緒十分不
好，講部隊內對中央屢調他們進京對付群衆很不 滿，他本人也産生了退下來回
南方老家的思想。當我的朋友問三十八軍到底開槍沒開槍時，張一口否認開槍。
張講部隊是用石頭打退暴徒而挺進到天安門廣場的。 (64 檔案/89) 

 

可恥的「平暴」業績  △ 

   至於那些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軍人們，儘管在一
九八九年風光一時，但以後這些功績卻成了巨大的精神負擔。一九九○年初，解
放軍總政 治部向中央打報告，擬在「六四」一周年之際，開展大規模的慶祝活
動，深入廣泛地宣傳「平暴」的偉大歷史意義，以教育人民，回擊國際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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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浪潮」。當報 告送到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那兒時，被否定了。當時
的軍委秘書長兼總政主任楊白冰曾質問李瑞環爲什麽不批准，李講是鄧的意見。
從那以後，這個曾被 高度評價爲「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
了社會主義」的「平暴」業績，就從中國的宣傳舞臺上消失了，而在每年兩度的
「八一」、「春節」擁軍優 屬活動中，也再沒有人提及要去慰問那些在「平暴」
中曾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軍人及家屬。許多曾在北京執行過戒嚴任務的官兵
在復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 中拿掉「平暴的業績」，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會受
到歧視，更不願終身及讓子孫後代背這歷史的黑鍋。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
時間，曾被大頌特頌的「平暴」業績 竟成爲人們唯恐沾邊的穢迹。 (64 檔案/2004) 

 

   原三十八軍軍長徐先勤因抗命軍隊武裝進京而受到軍法處置，在法庭上他
拒不認罪，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講這
句話在 軍中反響很大，對鄧小平、楊尚昆有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當「平
暴」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 

 

「六四」結論自有人作！  △ 

   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別的木樨地。一切都顯得那麽陌生，又那
麽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橋使這條大街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路兩邊的高層公寓
仍然如舊。我 漫步在大街上，極力想在這發生巨大變化的故地找到那歷史事件
的遺迹。首先極爲醒目地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鐵站出口處地鐵標誌上的彈
孔，不知什麽原因， 在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情況下，這塊有彈孔的標
誌卻保留了下來。接著我又在當年和女兒數彈孔的公寓樓牆上，找到了槍彈留下
的痕迹。「六四」過後，政 府當局爲了掩蓋部隊向路邊居民和居民樓開槍的事實，
組織工人將居民樓牆面上的彈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爲用的水泥的
顔色與牆體的顔色不一樣，這 種塗抹反而構成了明顯的標誌，成了歷史事件的
鐵證。 (64memo.com/2004) 

 

   站在這歷史鐵證面前，我思緒萬千。中國領導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稱，中國
早已對「六四」事件作出了歷史的結論。但他們不知是忘記了還是故意回避這樣
的一個事 實，即客觀的歷史結論從來不是由統治者在當時作出的，而是由後世
作出的。僅就本世紀發生的類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韓的

光州事件和臺灣 的「二•二八」事件來講，儘管當時的統治者都作了類似現在對

「六四」相同的結論，並對武裝鎮壓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還寫進了歷史
教科書，但是最後都 站不住腳，這是當時的統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劉少奇在文
化大革命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認爲這句話同樣是中
國人民和世界上關心中國 的人們對「六四」事件的心聲。 (六四檔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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